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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周敦颐曾叹：“水陆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我虽不
敢与陶翁相比，但这菊花，确是我的生命
之花。我是伴着菊香降临人间的——生
我的前一日，母亲还拖着沉重的身子在
生产队抢收秋粮。地堰边山菊含苞，阵
阵幽香抚慰着疲惫的母亲。傍晚收工，
母亲顺手折了一束带回家。我呱呱坠地
时，炕头柜上那束沐浴晨光的山菊，竟悄
悄绽开了花瓣，满屋漫溢着清芬。

村北的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栽种了上
万株小雏菊，中秋一过，菊香漫遍了山
野。每年秋天,我都要选一个晨光熹微的
早晨，循着花香如约而至。这个国家
AAAA级景区素有“天然氧吧”之称，空
气格外清新。清晨的罗山像一幅刚完工
的油画，湿润润透着鲜亮。满坡姹紫嫣红
的菊花刚从梦中醒来，娇羞妩媚，惹人怜
惜；花叶上密密匝匝的露珠，宛如美人鼻
尖细密的汗珠；蜂蝶尚未出巢，都在静候
露消。此刻大批游客还在路上，山间静得
能听见花儿低语。漫步花海，含露的草叶
会偷偷吻湿你的鞋；花儿则悄悄仰着笑脸
望你，你若冒失招惹它，黄灿灿的花粉便
会立刻把你的白裙子染成花裙子。

这片菊花是公园近几年精心打造的
季节性景观，弥补了罗山秋日无花可赏的
缺憾。各式花艺造型为花海增添了立体
感，让原本略显呆板的画面顿时生动起
来。景区入口处是一对紫色雏菊编成的

“大花瓶”，祈愿游人出入平安，而紫色菊

花本就寓意“花开富贵，紫气东来”。
当太阳爬上东山顶，露珠很识趣地

悄悄隐退。蜜蜂急忙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它们这般忙碌，不知能酿多少菊花
蜜。比起勤劳的小蜜蜂，蝴蝶倒像是花
间的逍遥客，没什么使命感，只管扇动着
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这满坡五彩缤纷
的菊花，一半是太阳公公唤醒的，一半是
蜂蝶吵醒的。只是，菊已不是旧年的菊，
这蜂蝶还是旧年的蜂蝶吗？

游人陆陆续续赶来，罗山渐渐热闹
起来。那架圆形藤编秋千上，一位穿汉
服的姑娘一边荡秋千，一边高声朗诵：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然
后朗声大笑。这花影里晃动的秋千，让
我忽然想起欧阳修《蝶恋花》里那句“泪
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现代
女子无拘无束的洒脱，与古代女子深锁
闺阁的幽怨，当真有着天壤之别。

花海中卧着一块白石，想来朝阳早
已驱散了夜里的寒凉。一位中年男子盘
腿端坐石上，手持一壶一杯，作独酌之
态。定睛一看，竟是老友阿昭先生。阿
昭是位业余摄影爱好者，如此花开盛宴
他断然不能缺席。正想上前打招呼，却
瞥见花丛里的自拍架——原来人家在自
拍呢。这组画面莫非取的是李白“花间
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意境？看他那副
自我陶醉的模样，定是个深谙独处之乐
的人。此刻的不打扰，便是对彼此最好
的理解与尊重。走出几步，我忍不住回

头再望，这阿昭，竟有几分“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偏”的洒脱。

花丛间散坐着几位认真作画的画
家，各自按着审美习惯选取角度。有的
以罗山为背景，一丛雏菊作点睛之笔；有
的将罗山绘成一抹远黛，绚烂的菊花开
满画布。我在花海中瞥见一个瘦削的身
影——我敬佩的油画家战老师。这位对
绘画怀有敬畏之心的画家，曾无数次独
自走进罗山寻找灵感。我曾听他讲，某
年在城里画室画雪后罗山，进入深度创
作阶段后，竟忘记身居何处。感觉自己
正置身山间，甚至闻到了山雪独有的冷
香。那个时间段，他的灵魂仿佛脱壳而
出，飞到了罗山之巅。画作完工之后，他
浑身战栗，几近虚脱。那幅几乎用生命
绘成的画，是他最满意的一幅。听完战
老师的讲述，我惊叹不已。如果要用一
种花映照一个人的品格，非秋菊莫属，他
骨子里本就藏着傲霜秋菊的浩然之气。
我不忍打扰渐入佳境的画家，只与其他
游人一样，站在他身后默默欣赏。画布
上，一朵朵栩栩如生的小雏菊次第绽放，
一只蝴蝶飞来，若即若离地徘徊，怕是画
布上的菊让它难辨真假了。

花开愈盛，芳香愈浓。我徜徉于花
海中，沉醉得不知归路。小雏菊植株低
矮，可以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却染
了一身清冽的菊花香。这菊香染的不是
衣裳，是人心。

东岭和的秋，是从一个“晒”字开
始的。

东岭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再
笨的闺女，只要嫁到东岭和，喝一瓢清
凌凌的溪水，就会变得伶俐乖巧。

东岭和的庄名原本叫东岭河，因挨
着那条流水潺潺、清澈而透明的东边大
河而得名。后来也不知在哪个朝代，识
文断字的人把东岭河改成了“东岭和”，
寓意指村里的人做事仁义，一团和气。

似乎除了那条天天哗哗啦啦不停发
出欢快笑声的溪水外，东岭和的一切都
是那么安静。就连这里的炊烟，也好似
个个都是慢性子，拖着长长的尾巴，飘得
老远老远。

黄昏笼罩下，归来的牛群慢慢悠
悠，轻松摇着尾巴，时不时地啃食小径
栅栏上拱出的植物嫩叶。偶尔，草丛里
窜出只路过的黄鼠狼，不知是黄鼠狼吓
着了牛群，还是牛群惊扰了黄鼠狼，它
们互相对视着，半天谁都没有离开。直
到走在最后的牛倌见牛群静止不动，嘴
里发出一声只有牛群才能听懂的长音

“来来拉拉！”牛群才慢悠悠，又恢复到
刚才的节奏。

东岭和慢腾腾的生活节奏，似乎跟
“晒”字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

秋风吹黄了树叶，吹哑了蝉声，也
吹熟了东岭和的庄稼和收获的果实。
东岭和那些里里外外勤劳持家的巧手

女人，把这个晒字运用得更加巧妙，也
开始了她们的杰作。晒上一串串用线
串起的红辣椒，晒上蒸过的萝卜干儿，
晒上大人小孩爱吃的地瓜糖。连田野
里、丘陵上、朝阳的坡地都晒起了一片
片摆放整齐的地瓜干，白白的一片，远
远望去非常壮观。老粉房一排排架子
上，晒着又白又长的龙须粉丝。整个东
岭和，家家户户都围绕着一个“晒”字下
功夫，好像只有“晒”，才配得上东岭人
的耐性，晒出了幸福，晒出了希望，晒出
了丰收。

记得年幼时，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
味小零食就是在秋天里晒出来的。那
时，小脚的姥姥会从自留地里挖来红瓤
地瓜。红瓤地瓜经秋风一晾，竟凝出一
层蜜色，乡里叫它“干巴油”。姥姥用清
澈的东岭河水把地瓜洗干净，装进提篮
拎回家，上锅蒸熟后，用菜刀把地瓜切
成薄薄的小片儿，摆在箅子上。她双手
端起箅子，挪动小脚，一步三摇，端到院
子外面，摆放在老石磨上。在秋日的阳
光慢慢悠悠地晾晒下，红瓤地瓜就变成
了甘甜粘牙的干巴油。吃一口，又软又
香甜，还有嚼劲儿。那可是东岭和的老
人、小孩子们最喜欢吃的零食。

小脚的姥姥会把晒好的干巴油，
用一块白纱布包裹起来，存放在那个
老的食盒里。回回推开姥姥家黑漆漆
的院门，瞧见堂屋那个老食盒，我感觉

整个院子都是甜的。这个老食盒是姥
姥年轻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只要母亲
领我走姥姥家，姥姥见到我都会开心
地打开食盒，拿出那甘甜的干巴油给
我解馋。

早年，东岭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不
富裕，挨饿是经常的事，但从未发生过
一起偷盗事件。为此，我的老娘舅多次
跟我自豪叙述。

后来，村里包产到户，老娘舅也分
到了责任田。那一年，人们干劲十足，
庄稼大丰收，老娘舅家一个个装粮食的
大缸里全部装得满满的。院子里玉米
都垛得整整齐齐似小山一般高。这年
秋天，老娘舅还把原来埋姥姥的那块茔
地和别人协商对换了过来。老娘舅把
那块地种上了地瓜，等地瓜熟了，产量
大丰收。老娘舅就用摇闸，把地瓜切成
片，在姥姥的坟前晒了一大片地瓜干。
老娘舅对着姥姥坟头说，如今大家都过
上了好日子，再也不用挨饿了。

姥姥去世，亲人们给她出殡的时
候，我还小，也不懂事。当母亲按照村
里老风俗给我头上也裹上白孝布，那时
我的心里只是有种好奇，甚至有种好玩
的想法。长大后才明白，那里躺着最疼
爱我的姥姥。想再见她，只能在梦里。

东岭和的溪水依旧哗哗流淌着，可
那个晒干巴油的人，再也不会出现在老
石磨旁了。

父亲揭开套袋，那张昔日
暗淡皴裂的老脸
一下子，也变成了红富士
母亲像挑鸡蛋
把80、85和90，依次
分拣、码放
看到一箱箱苹果装上收购车
就笑得合不拢嘴
那些小的，残的，没人收的
老两口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一个不落带回家

白露早，霜降迟
秋分前后正适宜
谚语道出种麦期
抢播小麦守节气

挥皮鞭，赶毛驴
套绳紧绷拉农具
鞭子抽起疾奋蹄
左右摇耧种落地

耧铃弹奏抢播曲
播完麦地日归西
老汉牵驴扛农具
一幅剪影印山脊

万家灯火随落叶与风
在我的面前飘过
脚下的路
由苍白的颜色被人们
踏成了冰冷的月色
小溪的流水
无声
如浮云在天上漂泊
流浪的衣衫在时光中
渐渐地化了淡泊

在你幸福的时候
请把快乐的声音关闭
别把他人的痛苦唤醒
当你痛苦的时候
请把悲伤的涟漪
用心抚平
别惊扰了他人的幸福

悲伤的时候请对
自己的人生
轻轻地说一句对不起
幸福的时候
请把握最原始的自己

人生不过是
路过的风
有你的地方
只是别人身边
点点的
风吹草动

奋飞

剪影

邓兆文

丰收之后

林启东

万家灯火

诗歌港

魏青梅

菊花香
风物咏

李启胜

东岭和的秋


